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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上
星
期
日
，
我
過
了
一
個
莎
士
比
亞
日
，

因
為
我
在
一
天
內
看
了
兩
個
莎
劇
。
第
一
個

是
來
自
英
國
環
球
劇
場
︵G

lobe
T
heatre

︶

的
︽
王
子
復
仇
記
︾
，
第
二
個
則
是
本
地
製

作
︽
泰
特
斯2.0

︾
。

雖
然
兩
個
劇
都
是
莎
士
比
亞
的
手
筆
，
但
實
際

上
一
個
由
英
國
劇
團
上
演
，
一
個
則
是
香
港
本
土

製
作
，
自
然
沒
有
什
麼
相
似
的
地
方
。
不
過
，
若

硬
要
作
出
比
較
，
我
也
從
中
看
到
一
點
兒
相
同
之

處
。兩

個
製
作
都
摒
棄
採
用
傳
統
莎
劇
的
演
法
，
改

由
導
演
賦
予
自
己
的
構
思
演
繹
這
兩
個
演
出
超
過

四
百
多
年
的
劇
本
。
同
時
，
兩
者
都
沒
有
用
上
宮

廷
背
景
或
古
代
服
裝
等
豪
華
設
計
陪
襯
，
而
是
以

小
巧
精
緻
的
手
法
分
別
講
一
個
關
於
丹
麥
王
子
和

羅
馬
將
軍
故
事
。

︽
王
︾
劇
只
有
十
二
名
演
員
，
化
身
成
一
班
流

浪
藝
人
的
模
樣
。
他
們
在
帳
篷
內
一
邊
彈
奏
，
一

邊
分
飾
多
個
不
同
角
色
。
女
演
員
有
時
飾
演
男

角
，
黑
人
也
演
白
人
角
色
。
全
劇
節
奏
明
快
，
輕
鬆
流
暢
，
可

惜
調
子
過
於
單
一
簡
潔
，
欠
缺
起
宕
輕
重
，
張
力
更
是
不
足
。

最
精
彩
的
一
場
戲
相
信
是
由
王
子
僱
來
的
一
班
伶
人
重
演

皇
叔
殺
兄
奪
嫂
的
戲
中
戲
。
演
員
在
那
場
戲
以
默
劇
形
式
演

出
，
動
作
詼
諧
，
時
間
準
確
。
其
中
一
段
戲
在
半
分
鐘
內
已

將
皇
后
從
喪
夫
之
痛
到
戀
上
小
叔
的
床
的
心
情
以
卡
通
化
的

形
式
表
達
出
來
，
賺
來
觀
眾
笑
聲
和
掌
聲
。
導
演
將
帳
篷
的

布
幕
運
用
得
宜
：
將
幕
拉
向
這
邊
時
，
舞
台
上
的
是
真
正
的

皇
叔
和
皇
后
；
當
將
幕
拉
去
另
一
邊
，
舞
台
上
的
是
戲
中
戲

扮
演
皇
叔
和
皇
后
的
伶
人
。
導
演
好
像
教
曉
了
兩
名
演
員
施

展
移
形
大
法
般
，
分
別
使
一
對
演
員
將
兩
對
角
色
清
晰
地
展

現
舞
台
。

我
覺
得
演
技
最
失
色
的
，
反
而
是
飾
演
哈
姆
雷
特
王
子
的

演
員
。
坦
白
說
，
全
劇
並
沒
有
令
人
特
別
讚
嘆
的
演
員
，
但

總
算
合
格
有
餘
。
我
以
為
飾
演
男
主
角
的
，
總
應
該
有
較
佳

的
表
現
吧
。
誰
知
表
現
卻
與
理
想
相
差
頗
遠
，
真
好
奇
地
想

知
道
導
演
選
中
他
的
原
因
。

相
信
最
為
香
港
觀
眾
留
意
的
演
員
是Jennifer

Leong

，
因

為
她
是
立
法
會
議
員
梁
家
傑
的
女
兒
。
演
出
開
始
時
，
先
由

她
以
廣
東
話
向
大
家
打
招
呼
，
告
訴
大
家
環
球
劇
場
已
經
由

二
零
一
四
年
開
始
作
全
球
巡
演
，
這
次
來
到
香
港
，
令
她
特

別
高
興
，
因
為
這
是
她
的
家
鄉
。
此
話
一
出
，
不
管
台
下
香

港
觀
眾
屬
於
什
麼
政
治
黨
派
，
都
立
即
報
以
熱
烈
的
掌
聲
，

支
持
一
位
來
自
香
港
的
演
員
在
世
界
各
地
的
舞
台
上
演
出
，

並
歡
迎
她
視
香
港
為
她
的
家
鄉
。

莎士比亞日之一

演
員
于
是
之
說
：﹁
演
員
最
大
的
幸
福
，
就
是
死

在
舞
台
上
。﹂
朱
琳
一
生
演
了
上
百
齣
戲
，
創
造
了

無
數
角
色
，
她
一
生
的
眷
戀
是
舞
台
。

在
一
次
紀
念
活
動
上
，
朱
琳
深
懷
感
慨
，
聲
情
並

茂
地
說
：﹁
我
已
經
九
十
歲
了
，
演
了
六
十
多
年

戲
，
還
想
再
上
一
次
舞
台
，
聽
一
聽
首
都
劇
場
的
鐘

聲
。﹂
院
長
張
和
平
聽
到
了
，
對
她
說
，
紀
念
劇
院
建
院

六
十
周
年
演
出
的
︽
甲
子
園
︾
就
要
開
排
，
您
願
意
參
與

嗎
？
朱
琳
馬
上
說
，
好
啊
！
有
些
文
章
說
，
朱
琳
在
︽
甲

子
園
︾
飾
演
的
角
色
，
是
應
她
要
求
添
加
的
，
也
有
說
，

是
為
她
量
身
定
制
的
，
都
不
是
，
我
的
劇
本
裡
本
來
就
有

這
個
人
物
。
名
為﹁
甲
子
園﹂
的
私
人
養
老
院
被
迫
結

業
，
老
人
們
人
心
慌
慌
，
一
個
患
有
輕
微
老
年
癡
呆
的
王

奶
奶
要
被
家
人
接
回
家
，
她
已
把
這
裡
當
成
家
了
，
不
願

離
開
，
被
她
稱
為﹁
弟
弟﹂
的
兒
子
騙
她
，
說
回
家
住
兩

天
就
回
來
，
是
一
個
渲
染
氣
氛
的
過
場
人
物
。

排
練
開
始
了
，
朱
琳
穿
着
整
齊
，
坐
着
輪
椅
，
拿
着
劇

本
，
被
劇
院
專
人
推
着
準
時
來
到
排
練
場
。
她
已
經
認
真

讀
過
劇
本
，
台
詞
差
不
多
背
下
來
了
。
她
對
我
說
：﹁
作

家
，
這
個
角
色
寫
得
很
好
，
戲
雖
不
多
，
我
喜
歡
，
我
想

加
一
句
台
詞
，
你
看
行
嗎
？﹂
老
演
員
嚴
守
職
業
道
德
，

尊
重
作
者
，
改
動
一
個
字
，
也
要
和
作
者
商
量
。
她
向
我

說
起
她
的
先
生
刁
光
覃
。
刁
光
覃
是
著
名
話
劇
演
員
，
有﹁
戲
劇
之

帝﹂
之
稱
，
他
扮
演
過
的
許
多
角
色
都
是
獨
一
無
二
，
在
︽
蔡
文

姬
︾
中
飾
演
曹
操
，
被
譽
為
舞
台
史
上
唯
一
的
曹
操
，
無
人
可
以
超

越
。
刁
老
也
是
北
京
人
藝
演
員
，
二
十
年
前
離
世
。
朱
琳
對
我
說
，

老
刁
離
世
前
常
說
一
句
話
：﹁
你
看
，
火
葬
場
怎
麼
還
排
隊
？﹂
我

能
不
能
加
上
這
一
句
，
整
句
台
詞
就
是
：﹁
你
看
吶
，
火
葬
場
怎
麼

還
排
隊
？
老
伴
啊
，
你
慢
點
走
，
我
穿
上
你
給
我
買
的
小
牛
皮
鞋
，

我
來
找
你
，
和
你
作
伴
…
…﹂
我
一
聽
，
眼
淚
刷
地
就
流
了
下
來
，

說
，
您
加
，
加
吧
！

演
出
了
，
每
到
朱
琳
老
師
的
這
一
段
戲
，
她
一
出
場
，
劇
場
就
響

起
掌
聲
，
掌
聲
一
直
伴
着
她
下
台
。
我
，
所
有
劇
院
的
人
，
認
識
朱

琳
和
刁
光
覃
的
觀
眾
，
都
含
着
眼
淚
看
完
朱
琳
這
一
段
演
出
。

︽
甲
子
園
︾
演
出
後
台
照
例
有
一
塊
黑
板
，
上
面
寫
着
該
次
演
出

的
所
有
場
次
日
期
，
每
天
用
粉
筆
劃
去
一
天
。
每
天
晚
上
，
這
件
由

舞
台
督
監
做
的
事
都
由
朱
琳
老
師
來
做
，
她
認
真
地
劃
去
每
一
天
，

直
到
演
出
結
束
。
朱
琳
老
師
達
到
她
再
上
舞
台
走
一
下
的
願
望
，
也

是
她
最
後
的
願
望
。

︽
甲
子
園
︾
演
出
後
約
一
年
，
我
去
朱
琳
老
師
家
看
望
她
，
找
她

了
解
一
些
劇
院
往
事
。
她
瘦
了
，
瘦
了
很
多
，
不
再
是
一
年
前
演
出

時
，
舞
台
上
那
個
豐
滿
挺
拔
，
風
度
翩
然
的
朱
琳
，
離
開
舞
台
她
枯

萎
了
。
不
久
傳
來
她
去
世
的
消
息
。
朱
琳
老
師
遺
囑
不
開
追
悼
會
，

不
做
任
何
儀
式
，
我
不
在
北
京
，
不
能
送
她
最
後
一
程
，
但
我
知
道

她
是
安
詳
甚
至
欣
悅
的
，
她
去
找
老
伴
兒
刁
光
覃
，
和
他
做
伴
兒
去

了
。

話劇皇后的最後一次登台（續）

無
人
船
、
無
人
飛
機
已
經
成
為
軍
事
上
的
神
秘
殺
手
。
美

國
海
軍
預
備
啟
用
一
款
被
稱
為﹁
神
鬼
獵
人﹂(ghost

hunter)

的
無
人
機
器
船
，
能
尾
隨
在
柴
油
潛
艦
目
標
後
方
一

公
里
處
，
跨
越
幾
千
公
里
自
動
追
蹤
，
大
大
節
約
軍
費
，
潛

水
艇
根
本
就
不
知
道
自
己
被
跟
蹤
，
每
次
可
在
海
上
行
動
長

達
三
個
月
。
美
國
的
無
人
飛
機
，
更
加
可
以
飛
到
兩
萬
多
呎
的
高

空
，
進
入
別
的
國
家
領
空
，
進
行
偵
察
活
動
。
無
人
飛
機
更
加
可

以
發
射
導
彈
，
摧
毀
地
面
的
汽
車
或
者
軍
事
設
施
。

中
國
的
技
術
，
其
實
也
並
不
執
輸
。

珠
海
雲
洲
智
慧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張
雲
飛
最
近
發
明
了
一
種

無
人
船
，
可
以
在
大
海
上
巡
行
，
找
尋
油
污
和
垃
圾
，
並
進
行
清

理
，
節
省
了
清
理
海
上
垃
圾
的
成
本
。
張
雲
飛
是
海
歸
派
青
年
，
他

主
持
的
雲
洲
智
慧
已
經
成
了
無
人
船
領
域
當
之
無
愧
的
領
航
者
。
雲

洲
研
發
的
高
性
能
無
人
船
平
台
，
目
前
已
經
獲
得
二
十
三
項
國
家
專

利
，
建
立
了
我
國
第
一
個
無
人
船
相
關
的
企
業
技
術
標
準
。
目
前
其

無
人
船
產
品
已
經
在
全
國
十
四
個
省
三
十
一
個
城
市
應
用
，
其
主
持

開
發﹁
領
航
者﹂
號
海
洋
高
速
無
人
船
平
台
，
對
我
國
的
海
洋
科

技
、
國
防
軍
用
等
領
域
有
着
里
程
碑
式
的
意
義
。
收
穫
最
高
榮
譽
的

張
雲
飛
沒
有
滿
足
，
獲
獎
之
餘
，
他
仍
然
不
斷
改
進
技
術
，
精
益

求
精
。
時
至
今
日
，
以
雲
洲
為
代
表
的
中
國
無
人
船
技
術
的
廣
泛

應
用
，
不
僅
填
補
了
國
內
相
關
領
域
的
空
白
，
更
使
中
國
無
人
船

技
術
後
發
先
至
，
與
其
他
發
達
國
家
站
到
了
同
一
起
跑
線
上
。

在
香
港
大
學
畢
業
的
精
英
，
在
深
圳
市
創
立
了
大
疆
創
新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簡
稱D

JI)

，
是
全
球
領
先
的
無
人
飛
行
器
控
制
系
統
及

無
人
機
解
決
方
案
的
研
發
和
生
產
商
，
客
戶
遍
佈
全
球
多
個
國

家
。
通
過
持
續
的
創
新
，
大
疆
致
力
於
為
無
人
機
工
業
、
行
業
用
戶
以
及
專

業
航
拍
應
用
提
供
性
能
最
強
、
體
驗
最
佳
的
革
命
性
智
慧
飛
控
產
品
和
解
決

方
案
。
他
的
產
品
，
打
進
了
美
國
的
電
影
和
電
視
，
成
為
新
科
技
的
明
星
。

在
熱
播
美
劇
︽
摩
登
家
庭
︾
第
五
季
第
十
四
集
裡
，
爸
爸
菲
爾
一
邊
戴
着
防

眩
光
小
雨
傘
，
一
邊
用
航
拍
飛
行
器﹁
監
視﹂
兒
子
，
喜
感
十
足
。
被
兒
子

發
現
後
，
他
帶
着
航
拍
飛
行
器
倉
皇
逃
竄
的
情
景
，
更
成
整
集
最
大
的
笑

點
。
細
心
的
美
劇
迷
可
能
還
會
發
現
，
這
個
航
拍
飛
行
器
，
還
在
熱
門
美
劇

︽
神
盾
局
特
工
︾
、
︽
智
能
緝
兇
︾
中
露
過
臉
。
而
︽
國
土
安
全
︾
第
三
季

中
的
很
多
航
拍
鏡
頭
，
也
是
出
自
它
之
手
。
這
些
在
美
劇
中
頻
頻
現
身
的
航

拍
飛
行
器
，
都
是D

JI

從
二
零
一
三
年
起
研
發
的
系
列
產
品
。

中
國
的
青
年
人
創
業
，
已
經
蔚
然
成
風
。
上
述
兩
個
企
業
每
年
的
產
值
超

過
了
一
百
億
元
人
民
幣
。
因
為
中
國
已
經
有
巨
大
的
科
技
市
場
。
在
香
港
搞

了
發
明
，
無
人
問
津
，
無
人
願
意
投
資
，
因
為
香
港
的
市
場
實
在
太
細
。
但

在
內
地
有
一
個
十
三
億
人
的
內
銷
市
場
，
也
有
完
善
的
政
府
扶
助
獎
金
制

度
、
孵
化
器
制
度
、
風
險
投
資
制
度
，
如
果
你
有
了
新
發
明
，
走
進
了
一
些

專
門
出
售
新
科
技
的
咖
啡
餐
廳
，
舉
起
一
個
牌
子
，
吸
引
買
家
，
不
久
就
會

有
人
與
你
搭
訕
，
並
且
給
價
成
交
。

發明無人飛機可成富翁 古今
談
范 舉

網
上
流
傳
，
常
見
著
名
影
藝
界
明
星
被
偷
拍
今
天
儀
容
，
對
比
昨

日
芳
華
。

指
定
，
偷
拍
。
即
是
目
標
毫
無
準
備
，
素
顏
布
衣
。

而
非
燈
光
效
果
調
校
完
好
，
頭
髮
化
妝
一
絲
不
苟
有
備
而
戰
，
人
工
整

頓
下
製
造
出
來
的
今
天
形
象
，
你
頂
多
評
句
：
與
三
十
年
前
相
比
，
着
實

今
非
昔
比
，
嘆
逝
水
年
華
如
花
美
眷
…
…
不
過
，
老
而
彌
堅
，
雍
容
華
貴
。

這
樣
的
例
子
多
的
是
，
意
大
利
影
后
蘇
菲
亞
羅
蘭
，
法
國
影
帝
阿
龍
迪

朗
，
美
國
長
青
樹
珍
芳
達
…
…
中
國
影
后
劉
曉
慶
呢
？
劉
姐
不
算
，
她
根

本
戰
勝
大
自
然
，
與
時
光
對
着
幹
，
沒
老
過
，
成
就
了
全
新
的
另
一
個

人
，
只
不
過
保
留
舊
名
姓
，
依
然
沿
用
劉
曉
慶
！

影
迷
至
心
疼
，
莫
若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紅
透
半
邊
天
的
山
口
百
惠
。
當
年

清
純
雅
淡
，
就
是
初
夏
白
荷
相
比
也
嫌
過
分
妖
嬈
，
唯
有
法
國
人
深
愛
的

Lily
ofthe

V
alley

深
谷
小
百
合
︵
也
名
鈴
蘭
︶
堪
作
比
擬
。
若
比
百
惠
，

中
國
電
影
首
席
玉
女
、
紅
透
上
世
紀
五
六
十
年
代
已
故
兩
屆
亞
洲
影
后
尤
敏

︵
作
曲
家
高
世
章
母
親
︶
，
還
有
早
百
惠
出
道
一
兩
代
長
青
影
后
吉
永
小
百

合
。尤

敏
退
休
嫁
入
豪
門
，
帶
着
非
凡
麗
容
早
逝
。
小
百
合
已
屆
七
十
，
毫
無
退

休
跡
象
，
作
品
仍
高
度
受
讚
揚
，
出
演
巿
川
昆
名
作
︽
細
雪
︾
時
年
過
四
十
，

演
來
猶
似
二
十
出
頭
含
春
少
女
，
嘆
為
觀
止
！
鎂
光
燈
及
銀
幕
將
小
百
合
的
年

華
保
鮮
，
雖
然
年
前
已
開
始
接
拍
人
家
母
親
角
色
，
老
人
戲
漸
演
漸
多
，
與
日

本
人
數
眾
多
同
代
銀
髮
族
同
步
，
未
見
標
榜
不
老
傳
說
。

山
口
百
惠
其
實
不
算
大
，
五
十
多
。
當
年
急
流
勇
退
，
玉
女
下
嫁
金
童
三
浦
友
和
，

從
銀
幕
上
的
情
侶
演
到
平
常
生
活
生
兒
育
女
，
柴
米
油
鹽
醬
醋
茶
料
理
開
門
七
件
事
的

平
常
夫
婦
。
日
本
藝
人
藝
術
生
命
與
我
們
中
國
大
不
同
，
謝
霆
鋒
張
柏
芝
婚
嫁
產
子
只

是
一
個
過
程
，
無
損
二
人
往
後
發
展
，
縱
使
婚
姻
最
後
七
零
八
落
。
三
浦
與
百
惠
婚
盟

猶
如
下
了
一
道
封
殺
或
隱
居
令
，
自
此
與
演
藝
界
劃
下
楚
河
漢
界
，
直
至
近
年
，
三
浦

年
過
六
十
重
出
江
湖
，
演
銀
髮
族
重
新
啟
動
，
氣
勢
如
虹
。

被
萬
千
影
、
歌
迷
記
掛
的
百
惠
繼
續
深
居
簡
出
，
堅
決
低
調
過
其
人
妻
人
母
崗
位
。

狗
仔
隊
怎
會
容
易
放
過
？
不
時
發
表
身
形
發
福
百
惠
送
子
女
上
課
、
百
惠
到
髮
廊
弄
頭

髮
，
當
中
最
被
經
常
拍
到
百

惠
到
超
巿
購
買
日
常
用
品
蔬

果
食
物
。
作
為
一
名
主
婦
，

這
是
每
天
必
然
動
作
，
沒
有

托
手
家
務
助
理
表
示
她
一
心

一
意
也
非
常
樂
意
做
好
這
個

身
份
。
我
們
何
不
讚
揚
這
樣

一
位
昨
日
天
王
巨
星
，
隨
人

生
河
流
靜
淌
，
不
再
希
冀
往

昔
光
輝
燦
爛
，
過
今
天
的
生

活
，
樂
在
當
下
？

樂在當下山口百惠 此山
中

鄧達智

一
天
該
吃
多
少
頓
飯
？
有
人
說

三
餐
最
好
，
有
人
說
吃
兩
頓
就
夠

了
，
也
有
人
說
要
吃
四
頓
，
更
有

人
說
，
反
正
少
吃
多
餐
最
好
。

相
信
在
讀
中
小
學
和
幼
稚
園
的
學

生
，
大
多
數
都
是
一
天
三
餐
，
就
是
所

謂
正
常
的
早
午
晚
三
頓
。
不
過
吃
飯
的

時
間
卻
大
為
不
同
。
要
跨
境
才
能
到
學

校
的
學
童
，
早
餐
時
間
一
定
是
最
早

的
，
而
住
在
新
界
要
到
港
島
上
學
的
，

可
能
花
的
時
間
不
比
跨
境
學
童
少
，
所

以
吃
早
飯
的
時
間
，
可
能
和
跨
境
的
差

不
多
。
最
晚
吃
早
餐
的
，
一
定
是
學
校

就
在
附
近
的
人
，
因
為
可
以
起
得
比
較

晚
。
午
飯
嘛
，
都
是
中
午
，
晚
飯
也
因

為
回
家
時
間
長
短
而
不
同
。

不
過
，
從
事
新
聞
行
業
的
人
，
就
算

是
一
天
三
頓
，
也
和
常
人
不
同
。
因
為

他
們
的
早
餐
，
等
於
平
常
人
的
午
餐
，

因
為
新
聞
工
作
者
多
數
是
夜
貓
子
，
起

床
時
間
都
已
日
上
中
天
，
所
以
午
餐
等
於
常
人
的

晚
餐
，
而
正
式
的
所
謂
晚
餐
，
就
是
宵
夜
了
。

當
然
，
也
有
人
為
了
減
肥
，
如
果
水
果
不
當
作
餐
點

的
話
，
一
天
只
吃
一
頓
而
已
。
我
曾
經
是
新
聞
從
業

員
，
所
以
有
吃
宵
夜
的
習
慣
，
日
子
久
了
，
難
免
發

胖
。
不
從
事
新
聞
工
作
以
後
，
也
為
健
康
，
不
吃
早

餐
，
中
午
只
吃
一
根
香
蕉
，
晚
飯
則
八
九
點
才
吃
。

最
近
在
看
內
地﹁
東
方
出
版
社﹂
出
版
、
河
南

開
封
人
李
開
周
著
的
︽
宋
朝
飯
局
︾
，
發
覺
宋
朝
的

百
姓
，
每
天
都
是
吃
兩
頓
飯
的
。
一
頓
是
早
餐
，
一

頓
是
晚
餐
，
早
餐
是
早
上
八
九
點
，
晚
餐
是
下
午
四

五
點
。
而
中
午
時
分
，
一
般
人
家
是
不
做
飯
的
。
這

是
老
百
姓
的
習
慣
，
而
做
官
的
或
者
名
流
人
士
，
可

不
一
樣
，
一
天
三
餐
或
四
餐
的
都
有
，
像
書
中
說

到
，
蘇
東
坡
在
四
川
當
老
百
姓
時
是
兩
頓
，
但
做

了
官
之
後
就
吃
三
餐
，
後
來
被
流
放
時
，
入
息
沒

了
，
又
恢
復
兩
頓
。

其
實
，
我
看
過
的
醫
生
都
說
，
一
天
最
好
吃
兩

餐
，
早
餐
要
吃
得
豐
盛
，
晚
飯
少
吃
點
，
免
得
睡

眠
時
胃
還
要
做
消
化
的
工
作
。
這
樣
看
來
，
宋
朝

的
老
百
姓
，
最
合
健
康
的
原
則
了
。

一天該吃幾頓飯﹖

雙城
記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牡丹花
今年春天，去泉城公園遊賞美景，意外發現公
園內的牡丹長勢喜人，花開正艷。這些牡丹花以
白牡丹居多，間或有紅牡丹、黃牡丹、粉牡
丹……其中一株粉色牡丹大有嬌憨之態，令我雙
目放電，一顧再顧。忽然記起，古人稱粉色牡丹
為「娃兒面」，皆因此花粉嘟嘟，笑盈盈，彷彿
嬰兒素顏，意態殊絕。念此，更是寸步難移。
我明知道，這些牡丹花兒，是公園的寶貝，不
可以隨意採擷。站在粉牡丹面前，我的情感和理
智很是較量了一番，終究是情感佔了上風。既然
愛之心切，姑且做一回「採花大盜」。恰是四顧
無人，我便像選妃一樣，挑中了一枝較為飽滿的
粉牡丹花骨朵，迅速塞進背包。回到家，翻箱倒
櫃，先是找出一個與之堪匹配的玉質綠花瓶，然
後直奔黑虎泉取水。既然此花非凡品，我必須待
之如貴賓，小心翼翼伺候着。迫不及待把花骨朵
插進瓶，細細打量，綠瓶溢清泉，一枝渾天然。
第二天早上，跑陽台一看，花骨朵徐徐綻開了。
細瞅，居然是我在菏澤見識過的繡球型重瓣花。
「菏澤牡丹甲天下」，莫非，這枝牡丹的產地竟
是菏澤？如此一來，豈不是「他鄉遇故知」了？
前年春，陪同一位朋友去菏澤賞牡丹。在一家農

院裡，我們見到一株百齡以上的牡丹樹。滿樹的牡
丹花大可盈尺，搖搖欲墜。大體數了一下，除去含
苞待放的骨朵兒，盛開的牡丹花少說也有五六十
朵。植株之上，清一色杏黃牡丹，華貴典雅，儀態
萬方。當時，我和朋友說起了楊妃，說起了李白的

沉香亭牡丹詩。李白的《清平調》三首，詠牡丹，
寫美人，人即花，花即人，天香是國色，國色是天
香。這些詩很有技術含量，非一般文人所能為。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站在牡丹
花面前，沐浴着美好的春風，品評着古人的言行，
抬頭看雲朵，低頭看花朵，恍在仙境。農人告訴我
們，枝頭的黃牡丹是名貴的繡球型重瓣花。我們又
絮絮叨叨問這問那，因此也了解了不少關於牡丹的
知識。比如，牡丹花有單瓣、重瓣之分，花型有荷
花型、玫瑰型、葵花型、繡球型等。牡丹花可蒸
酒，抿一小口，清香四溢。牡丹根亦可入藥，中醫
謂「丹皮」者也。
自菏澤歸來，我對牡丹的熱愛與日俱增。如今，

意外炮製出這繡球型重瓣，真乃大快人心也哉。
「娃兒面」面孔紅潤潤的，我好像聽到了一串
「咯咯咯」的憨笑聲。趕緊喊來老公欣賞我的傑
作，老公也非常喜歡，問我何處得來？一聽說，
我從公園掠來的，他數落了我幾句，說我不厚
道，讓娃兒擅離母體。我不以為然，反過來說他
老腦筋，沒品位。他不再理我，故作憤然去了單
位。三日後，「娃兒面」枯萎了。花瓣兒變黃，
紛紛跌落，把孤單的綠瓶包圍在正中央。唉，我
有點懊悔了，若不是我自作主張，讓它脫離了植
株，想必，它呆在枝頭還會風光多日。即使它萎
落了，那也是「化作春泥更護花」，絕不會「身
在異處徒傷悲」。
牡丹寓意長壽，素來有「富貴牡丹」之說。然
而，只有根植於土壤中的牡丹才能夠富貴長壽。
養在花瓶，一時飽飫了雙眼，結果只能收穫滿腹

的惆悵。
對不起了，親愛的「娃兒面」。

蝴蝶花
小區的花壇裡種植了一大片蝴蝶花。自上個月

開始，蝴蝶花便爆開蓓蕾，次第開放。我是個愛
花的人，自然不肯放過賞花的機會。蝴蝶花，花
型酷似蝴蝶，體態輕盈，如蝴蝶凌空起舞，翩翩
生姿。因為它們的存在，花壇裡的蝴蝶也多了起
來。恐怕，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物以類聚吧。
昨天經過花壇，我駐足片刻。一隻紫蝴蝶飄飄
拍着翅子，盤旋在蝴蝶花叢中。因為蝴蝶花也是
紫色的，我竟然弄不清哪是蝴蝶哪是花了。那
麼，紫蝴蝶和蝴蝶花呢，它們能分清彼此嗎？正
在遐想，一個小姑娘拿着捕蝶網出現了。小姑娘
旁若無人，拿起網子就去扣那隻紫蝴蝶。我不由
得替紫蝴蝶擔憂起來，暗暗祈禱：紫蝴蝶，你快
停在花枝上吧，那樣，你就會逃過劫難。你只要
不飛，人們就把你當成一枝蝴蝶花，你就沒有危
險了。
可是紫蝴蝶偏偏不解人意，牠炫技一般地飛來

飛去，到底被小姑娘給逮住了。
我問小姑娘：「蝴蝶飛得好好的，你逮住牠幹
嘛？」
「做蝴蝶標本，這是課堂作業。」小姑娘回答
得理直氣壯。
我能說什麼呢？蝴蝶不屬於國家規定的保護動

物，牠只是一隻平凡而弱小的精靈。
回到家，我童心大發，臆想了一則對話：
一隻紫蝴蝶飛到蝴蝶花叢中。蝴蝶花很羨慕地
問牠：「哎，小夥伴，你是怎麼離開枝頭的？」
紫蝴蝶笑瞇瞇地說：「那你能告訴我，你是怎麼
長上去的麼？」
當紫蝴蝶落網的那一刻，牠一定非常非常想成

為真正的蝴蝶花，囿在枝頭，隨風搖擺。而那朵
蝴蝶花目睹了紫蝴蝶被逮的經過，它就再也不想
離開枝頭，自由翱翔了。
忽憶起莊周夢為蝴蝶之事來。想那莊周化蝶而
飛，神情栩栩，若是飛至蝴蝶花叢，豈不更加幻
影迷離？花也？蝶也？人也？夢也？紫蝴蝶和蝴
蝶花曾經交集而產生的美麗瞬間，當時已惘然，
可待成追憶。

含羞草
據說，含羞草是開花的。可我沒見着。我養的那

盆是老公從他辦公室端回家來的。老總對他說，一
盆草而已，不養眼，去財務取款，買幾盆開花植物
來，你負責跑跑腿，這盆含羞草給你了。
就像皇上賜了寶，老公萬分榮幸，囑咐我好好養

活它。這盆含羞草來到我家，給我帶來一絲絲驚
喜。含羞草芳名遠播，而我和它卻是初次相見。
含羞草的葉子顏色碧綠，呈羽毛型，稱為「翠
羽」最恰。撥弄草葉，向為世人津津樂道。我
呢，也不免俗。累了倦了，便想找點樂子，嘗試
着去撩撥它。先是伸出食指，輕輕一觸，那片葉
子果然合攏了。繼而伸開五指，統統摸攏一遍，
看含羞草整個植株都在打卷，再等它們開放如
初。然後，故伎重演，繼續折騰。如此反覆幾
次，我有了新的發現。含羞草罷工了，它失去了
表演的慾望。而且是集體罷工，任憑我怎麼觸
摸，它們紋絲不動。
老公回到家，我告訴他，含羞草已經被我馴

服，它落落大方，有了一顆平常心，像普通草木
一樣了。老公不信，跑到陽台，魔爪一揮，含羞
草又開始了蜷曲。
原來，含羞草並沒有失去它固有的嬌羞，它只
是厭倦了，麻木了。休息一段，緩過神來，它又
找回了自我。

浮生記趣

百
家
廊

韓
小
榮

風
雲
人
物
攝
影
師
大
衛
貝

利
道
出
了
矛
盾
的
語
句
。

首
先
，
他
談
及
他
現
任
妻

子
，
嘉
芙
蓮
貝
利
。
甚
少
聽

人
這
樣
描
述
自
己
的
配
偶
：

﹁
我
感
到
非
常
幸
運
，
有
一
個

如
此
出
色
的
妻
子
。
她
是
我
一

生
遇
上
最
美
好
的
東
西
。
從
古

典
角
度
看
來
，
她
是
個
絕
色
佳

人
，
是
羅
馬
神
話
裡
的
那
一

種
。
她
有
着
長
長
的
頸
項
，
大
大

的
一
雙
眼
睛
，
還
有
細
小
的
頭

顱
。
太
神
秘
了
，
也
美
妙
絕
倫
。

您
就
是
不
敢
隨
便
用
指
頭
碰

觸
。﹂

就
是
因
為
這
一
番
話
，
我
對
貝
利
心
悅
誠

服
。
能
夠
把
婚
姻
從﹁
日
常﹂
中
拯
救
出

來
，
讓
它
日
久
猶
新
，
就
是
貝
利
這
一
份

﹁
心
距﹂
的
能
力
。
藝
術
家
的
想
像
力
，
產

生
這
樣
的
心
距
，
把
事
情
推
遠
至
一
道
距

離
，
在
心
理
距
離
到
適
度
來
欣
賞
；
不
太
遠

也
不
太
近
，
美
感
經
驗
才
會
產
生
。
貝
利
的

太
太
要
保
持
她
的
美
麗
姿
態
，
還
不
及
愛
她

的
丈
夫
的
心
距
力
。

我
曾
在
一
個
展
覽
中
因
貝
利
太
太
的
一
幅

照
片
而
震
撼
，
攝
影
師
是
她
的
丈
夫
。
這
是

一
個
下
午
，
陽
光
的
倒
影
角
度
透
露
了
時

間
。
她
全
身
裸
着
，
坐
臥
在
草
原
的
石
頭
旁

邊
，
日
光
使
她
的
身
子
纖
毫
畢
現
，
那
輪
廓

與
修
長
美
得
叫
人
屏
住
氣
息
，
難
怪
降
服
了

攝
影
師
的
下
半
生
。

但
貝
利
又
曾
說
過
：﹁
攝
影
不
過
是
關
於

死
亡
的
，
因
為
看
老
照
片
的
時
候
，
只
會
驚

覺
年
華
消
逝
，
一
切
已
成
過
去
，
美
好
的
東

西
已
不
復
返
了
。
這
種
感
覺
是
看
繪
畫
的
時

候
不
曾
有
的
，
我
們
不
會
認
為
人
物
畫
中
的

人
已
經
死
去
了
，
但
看
舊
照
片
的
時
候
，
逝

者
如
斯
的
感
覺
油
然
而
生
。﹂

惟
是
我
看
貝
利
夫
人
的
照
片
，
卻
不
會
產
生

同
樣
的
感
覺
。
她
的
影
像
與
生
命
力
在
鏡
頭
內

外
，
都
因
為
鍾
情
於
她
的
丈
夫
，
沒
有
停
止
過

令
人
震
撼
與
欣
賞
，
反
而
愈
栩
栩
如
生
。

栩栩如生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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